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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社会争议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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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早期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聊天系统，到以Transformer为架构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涌

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进入商业化、通用化发展阶段，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正在引发人

类社会的深层次变革。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具有人工智能原有的伦理隐

患，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和风险，对现有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有必要清晰界定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内涵，基于人工智能60多年发展历程系统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分

析当前阶段其所引发的各类伦理和社会发展争议，梳理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等。研究发现，

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创造性、技术泛化性、现实重构性和类人化等独特属性，其引发的隐私信

息泄露、社会不信任、知识产权争议、科研学术造假、社会歧视偏见等各类伦理问题也更具隐蔽

性，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正逐渐显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发展问题，近期包括

改变宏观就业结构、加剧全球数字鸿沟、挑战可持续发展等，远期则包括社会形态的变革，甚至

人工智能系统“失控”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等。主要国家和多边国际组织通过机制建设、立法监

管、标准制定、以技治技、治理合作等多元实践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为我国更好统筹人

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创新与规制，进一步健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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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ChatGPT发布以来，生成式人工

智能快速发展。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生

成式人工智能表现出强大的生成能力和技术泛

化能力，正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其

独特的技术属性在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加剧了隐私泄露、信息伪造、算法偏见等技

术风险，对人伦道德、社会秩序乃至全球命运

共同体产生更大范围的冲击，引发人类社会更

深层次的变革。现有人工智能治理研究和规制

体系已无法有效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需

求，需要更加客观认识其技术特性，分析其所

产生的伦理风险和社会影响，汲取多元主体的

良好治理实践和经验，才能构建形成更具前瞻

性、长远性和针对性的治理规制体系，以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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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向善发展。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涵及
独特属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 ive  Ar t i f icia l 

Intelligence，GAI）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即

基于算法和数据生成创新内容的一类人工智能

系统，且是一种强调具有广泛认知能力的智能

系统，其目标是实现类似于甚至超过人类的泛

化智能，能够理解、学习和解决问题，可以灵活

地适应各种任务和环境，具有以下四方面独特

属性。

（一）生成创造性

这是核心属性。“生成”意味着从无到有的

创造性输出，它与传统单纯的“搜索”模式相

对。后者强调的是对已存贮信息进行精确识别

与提取，根据已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预

测。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强调“形成新数据、涌

现新知识”，更注重在数据学习归纳后进行演

绎创造，能够根据训练数据集的模式和规律自

主生成全新的、原创的内容或产品。[1] 

（二）技术泛化性

在代理任务上通过预训练所形成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微调即可适配到具体的下

游任务，以快速适应不同的领域和场景需求，

甚至完成跨文本、语音、视觉等多模态、多场

景、多任务处理，显示出极强的技术泛化和通

用能力。[2]以ChatGPT、文心一言等自然语言生

成工具为例，基于预训练阶段习得的模式和统

计规律，可以完成聊天、翻译以及文案、脚本、

代码等撰写任务，并且能够处理语音、图像等多

模态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通用人工

智能的一些核心技术和特征。

（三）现实重构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自主学习能够生成与

真实数据非常相似的新数据，展现出对现实世

界的强大理解能力和物理建模能力。例如，以

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能够根

据用户文本提示创建数字视频，深度模拟真实

物理世界，生成具有多个角色、包含特定运动

的复杂场景，还具有静态图生成视频、视频扩

展与缺失帧填充、连接视频、3D一致等诸多功

能，充分显示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真实世

界场景方面的巨大潜力。

（四）类人化特征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落地应用的过程中逐步

显现出类人化智能的特点。以ChatGPT为代表

的系列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具备很强的

“人性”，可以按照类似于人类的自然语言表达

方式，模仿人类的行为习惯和浅层思维模式，自

然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进行交互。[3]这种

融合类人智能“强拟人化”的技术特征，可以帮

助智能技术与人类社会进行深度交互。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源起及
发展历程

关于生 成 式 人 工智能，有一 个 错 误的观

念，即认为它是近几年才出现、以ChatGPT为标

志的新生事物。然而实际上，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便已出现，如具有新信息

生成功能的自然语言对话程序等。只不过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早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限

于实验层面、没有进入市场，且主要依赖已设

定的逻辑规则，不具备学习能力。整体看，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基于启发式

规则的聊天程序（1960s—1970s）

第一个具有生成功能的人工智能程序，是

1966年由Joseph Weizenbaum所发明的聊天程序

ELIZA。ELIZA通过运行一个名为“医生”的脚

本，可以模仿心理治疗师的说话方式与用户聊

天互动，但它并没有考虑上下文等情景因素，不

具备语义“理解”及复杂对话功能。另一个类似

的聊天程序是PARRY，它于1972年由斯坦福大

学的Kenneth Colby研发，模拟的是具有偏执型

性格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同样基于特定的逻辑



第2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社会争议及其治理 ·117·

规则进行语言输出。在1972年的ICCC会议上，

ELIZA通过阿帕网与PARRY进行了模拟对话。[4]

早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依靠预先设定的

简单规则，但有诸多局限性，如：一是依赖已有

规则，只能处理明确编程到其中的任务，泛化性

及灵活性差；二是学习能力较弱，难以通过持

续的信息输入进行主动学习并生成新的知识；

三是只能处理简单的任务，可扩展性有限。[5]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扩展：从自然

语言对话到多样化领域（1980s—2010）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功能由单纯的人机对话，逐渐扩展至散文诗创

作、绘画、科学知识生成等领域，代表性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成果包括三种。第一，绘画生成

式人工智能。1971年，Harold Cohen开发了绘画

生成系统AARON，可生成原创艺术作品。1979

年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上，展出了一

幅由AARON绘制的长约100英尺的壁画；1980

年，AARON为美国计算机博物馆创作了艺术作

品《春天的春花》（Primavera in the Spring）。[6]

第二，散文生成式人工智能。1983年，William 

Chamberlai开发出散文诗生成程序Raacter，并

基于这一程序，于1984年生成一本长达120页的

书籍《警察的胡子是半成品》。[7]第三，音乐生

成式人工智能。20世纪80年代，David Cope研

发出可生成原创音乐作品的人工智能算法EMI，

它首先通过分析将音乐中的结构编码化，并基

于特定的规则对其进行解析、重组，从而生成

新的、有趣的音乐架构。EMI制作了几张专辑，

包括《虚拟莫扎特》和《虚拟拉赫玛尼诺夫》，

甚至创作了一部莫扎特风格的完整交响曲，并

于1997年在圣克鲁斯巴洛克音乐节上演出。[8]

（三）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专用型生成式人

工智能：范式的转换（2010—2020）

2 010 年后，基于神经网络的生 成式 人 工

智能开始兴起，可通过数据训练，习得符号信

息中所隐藏的模式与结 构，重点是 分析 符 号

间的上下文关 系或强关联网络，从而生 成或

预测复杂、连续的内容。2014年古德费罗（Ian 

Goodfel low）提出生成对抗网络，并广泛应用

于图像、视频生成。这一时期的生成模型，主

要是专用型的，仅限于特定领域，典型系统包

括：一是稿件编辑。2012年，《华盛顿邮报》发

起名为“Truth Teller”的实时新闻核查项目，

机器人开始介入新闻写作领域。此后，一系列

新闻撰稿机器人程序被研发出来，如《纽约时

报》的Blossom、《卫报》的Open001、路透社的

Open Calais等。二是电影制作。2016年，电影导

演Oscar Sharp和人工智能专家Ross Goodwin合

作，发明电影创作算法“Benjamin”，2018年，

Benjamin算法在48小时内完成了电影《Zone 

Out》的创作。[9]三是文学作品创作。2017年，携

程上线了一款名为“携程小诗机—为你写诗”

的智能程序，用户通过上传风景照，便可一键

成诗。2017年5月，微软小冰出版了其原创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

100%由人工智能创造的诗集。[10]四是声音/歌

曲合成。2023年5月，免费人工智能语音转换

项目So-vits-svc，合成了歌手孙燕姿的音色，

以及 上千首基于其音线 所 形成的歌曲。五是

图像及视频生成。2022年，人工智能绘画模型

DALL-E2、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相继问

世，美国设计师杰森·艾伦借助Midjourney创作

的油画《太空歌剧院》，获得了美国科罗拉多州

博览会美术竞赛“数字艺术”类金奖。[11]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及通用化：

人工智能知识生成走向普通大众（2018至今）

2017年，随着Transformer算法的推出，大型

生成式模型得以迅速发展。2018年，OpenAI和

谷歌分别推出大模型GPT-1及BERT。2023年3

月，OpenAI推出参数量达1.76万亿的GPT-4。此

后，一系列大模型陆续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

快速进入商业化、普用化、多模化时期。这一时

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功能日益多样化，且

操作过程呈现“自然语言化”特征。如ChatGPT

可完成写作辅助、摘要生成、智能问答、机器翻

译、文本生成、歌曲编写、代码自动生成等多种

任务，且所有的需求、操作均可化约为自然语



深圳社会科学 2025年第8卷·118·

言。同时，人工智能模型的多模态化特征日益

突出，知识互转换与互生成趋势愈发明显，生

成式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一个通用型的知识生

成平台，各类符号与信息之间（如图片、文字、

视频、公式等），可实现共融、共通、共译、共

生。尤其是2023年以来，一系列多模态大模型

陆续推出，包括OpenAI的GPT-4V，Anthropic的

Claude3，以及谷歌的Gemini等。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
伦理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工具理性

不断膨胀，人的道德主体性不断削弱。其伦理

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可以不依赖人

类进行自主决策，却没有既定的道德标准来指

引其决策。[12]在这种困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及

应用因不符合道德规范或伦理准则，而对人类

社会层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危害乃至破坏，即为

其社会伦理风险。这种风险往往是涉及人伦道

德层次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具体又可以分

为基于技术本身的风险，如数据隐私泄露、算

法歧视；基于技术开发的风险，如知识产权争

议；以及技术在具体场景下的不当应用所产生

的风险，如深度伪造、科研造假等。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决策的自主性，其

内容生成的多模态性、功能的通用性、应用的

普遍性，进一步放大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

问题。

在我们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议题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问题形成的非源生性，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隐

私、歧视等），并非其所独有，此前的一些人工

智能产品，已内含此类的相关争议；第二，争议

生成的广泛性，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平

民化、商业化特征，加剧了此前各类人工智能伦

理和风险问题形成的频繁度，形成了争议的“放

大效应”与“叠加效应”；第三，争议制造的简

单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操作上更为简单，普

通用户可基于自然语言指引其内容生成，不需

要复杂的专业技术操作，从而造成约束困难、

治理失效。整体看，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形

成的伦理争议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剧信息泄露忧虑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人工智能大模型

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一方面，生成式大模

型在信息抓取、处理方面更具侵略性、隐蔽性。

一些生成式大模型如ChatGPT，既可通过爬虫

工具从公共语料库或网站自动抓取信息，也可

基于人机交互实时提取敏感数据，数据层面的

不当使用或将造成用户隐私信息泄露。另一方

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通常会对其所有数据

信息进行加密加噪处理，但由于自身层面的不

当技术处理，或是储存管理过程中的不规范，

一些包含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敏感信息的个

人数据仍有可能被恢复和窃取。ChatGPT就像

飞机上的黑匣子，可记录、处理用户对任何主题

的相关信息。这种情况下，用户往往不再能够控

制自己的信息，并引发普遍的隐私及数据安全

隐忧。2023年，三星设备解决方案部的内部员

工由于使用ChatGPT，导致了多起公司内部数据

泄露事件，最终三星决定限制员工通过公司电

脑使用ChatGPT。[13]与之类似，摩根大通也因担

心泄露财务信息，严禁内部员工在办工场所使

用ChatGPT。此外，韩国SK海力士、日本软银集

团、美国银行、花旗集团等企业也采取了类似

措施。

（二）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内容生成的方式、形态

和传播渠道更加逼真和高效。在网络化时代，

智能新技术在信息传播与新媒体行业的误用或

滥用，加剧了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等问题的发

生和严重程度，将逐步侵蚀社会信任系统。其

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结

果的可错性问题。由于机器学习算法尚不完全

成熟，算法“黑箱”等问题具有不可解释性和

不可控性，生成式大模型无法确保在各类复杂

场景下的决策正确性。特别是数据源的缺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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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训练和推理阶段的技术局限性，极易引发人

工智能“幻觉”问题，使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毫

无意义或完全不符合源内容的结果，完全信任

ChatGPT等会非常危险。如2023年6月，纽约律

师史蒂文·施瓦茨，利用ChatGPT生成了6项虚

假案例和裁决并用于法庭陈述，最后他向法官

道歉，表示自己不知道ChatGPT会编造虚假信

息。[14]二是社会欺诈问题。具有强大的内容生

成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若被主观恶意使用，或

将助长传播虚假信息、社会欺诈等犯罪行为，成

为网络犯罪分子设计更高效战术的推动者。据

Sumsub研究显示，从2022年到2023年第一季

度，美国基于深度伪造的社会欺诈事件数量翻

了一番，且仅在2023年第一季度，深度伪造在美

国所有社会欺诈事件中的比例从0.2%上升到了

2.6%。[15]三是政治生态破坏问题。虚假信息的

产生具有主观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常被作为一

种斗争手段，即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并传播政治

人物的虚假视频、语音等来进行心理战、信息

战，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维护部分主体的

既得利益。如2024年1月，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

接到了一个据称来自美国总统拜登的自动电话，

敦促他们放弃参加该州的总统初选，最后发现

这是一则合成电话。[16]

（三）泛化知识产权争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属一直

饱受争议。[17]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作

为法律实体承担法律责任，其生成的内容是否

享有版权保护，在训练及生成过程中引用的素

材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法律层面尚未形成明

确规定。特别是随着算法模型规模的增长，大

量互联网文本或图片都被用来训练模型，而该

类操作都是在没有得到作者明确同意的情况

下进行的，目前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和声

讨。2023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宣布将起诉

OpenAI和微软，指控其未经允许使用了该报数

百万篇文章。[18]同时，生成式大模型因具有新

知识、新作品涌现能力，而引发一系列与知识产

权相关的争议问题，如作者署名优先权、原创

衍生作品的著作权等，这一争议在AI for Science

大背景下讨论显得尤为急迫而重要。特别是在

科研领域、文化领域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最

为普遍的场景下，智能工具引发的知识产权争

议尤为普遍。例如，《自然》杂志针对科研人员

广泛使用生成式工具协助论文撰写所导致的产

权纠纷，制定了两条原则，规定任何大型语言

模型工具都不会被接受作为研究论文的署名作

者；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工具的研究人员应该在

方法或致谢部分记录相关使用情况。[19]2022年

底，三位艺术家联合起来，对各种生成式人工

智能平台提起集体诉讼，指出其在没有获得许

可的情况下使用了他们的原创作品。[20]

（四）隐秘化科研造假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领域的快速广泛应

用，对科研活动和科研评估中的诚实、尊重、责

任、公平和可信原则造成了冲击。ChatGPT上线

两个月后，众多学者就宣称其为一种文化轰动，

对科学界和学术界造成严重影响。[21]其引发的

科研造假行为，如生成虚假科学图片、捏造虚

假科研证据等事件正在与日俱增，且往往难以

检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生成欺诈性论

文。据科技新闻网站404 Media的一份报告，网

上已出现许多由ChatGPT生成的欺诈性论文，

涵盖主题包括脊柱损伤、电池技术、农村医疗、

细菌感染等。来自捷克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利用ChatGPT，制作了一篇完全虚构的神经外科

文章，包括摘要、方法、数据、结果和讨论，且

仅用1个小时完成。[22]二是制造虚假参考文献。

根据Athaluri S. A的一项研究，发现ChatGPT所

生成的178篇参考文献中，69篇没有DOI，其中

28篇根据不存在。[23]而另一项关于ChatGPT所

生成的医学文章参考文献真实性的研究发现，

在生成的115篇参考文献中，47%为捏造，46%

真实但不准确，只有7%是可靠的。[24]三是数据

及证据造假。2023年11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

眼科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发现GPT-4可在几分

钟内生成“看似真实的数据库”。[25]德国海德堡

FEBS出版社图像完整性分析师Jana Christ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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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道：“我见过人工智能刚刚生成的假显微镜

图像，但如何确凿证明图像是由人工智能生成

的，仍然是一个挑战。”[26]

（五）放大歧视及偏见

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

预制的，确保人工智能算法合乎伦理是一个复

杂的工程，需要人类在智能系统中嵌入并权衡

不同的道德、宗教、政治、性别、民俗等因素权

重。[27]然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或将导致训练

数据或算法设计中植入历史偏见，进而使得模

型训练产生的结果带有歧视和偏见，道德普适

性难以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或

将放大已有的社会歧视或偏见，如性别歧视、

种族主义，或是对特定类型群体权益的忽视或

无视等，并随着广泛应用对大批用户和受众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通过检查来自Stable 

Diffusion的5000多张图片，发现它放大了种族

和性别不平等，如将白人男性描绘成首席执行

官，而女性则扮演从属角色，把黑皮肤女性定

型为从事卑微的工作等。另据Cem Dilmegani的

研究，与2018年开发的1.17亿参数模型相比，新

近所创建的2800亿参数模型，其“毒性”或偏

见水平增加了29%，且随着更大规模的人工智

能模型的开发与部署，偏见风险有可能会继续

增加。[28]在造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偏见的多重因

素之中，训练数据本身的不完善性以及由此所

导致的统计偏差是最为突出的因素。如某些类

型的数据占比过多（白人相对于黑人，身体正常

人群相对于残疾人群，英语人群相对于非英语

人群等），社区擦除（如根据安全规定，导致某

些社区的数据被消除），或群体边缘化（一些群

体的数据由于缺乏代表性而被边缘化）。此外，

“毒性”信息（如含有种族歧视信息、暴力和仇

恨言论）也会被模型所习得。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不可能是中立或客观的，也不可能包含真

正的普世价值。如何确保智能系统遵循的道德

准则适用于各类应用场景，如何调和不同群体

间的价值紧张关系，这始终是人工智能伦理面

临的一大难题。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
发展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强大的赋能潜力，成

为大国竞相投资的热点，旨在推动新技术加速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根据斯坦福大学所发布

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3年世界

各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投资激增，由2022年的

30亿美元上升至252亿美元，增长近8倍。[29]然

而，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充分商业化，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时，它所带来的人类社会

发展争议问题更不容忽视。在底层伦理问题之

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资

源消耗，及其赋能应用之广之深，将对社会系

统的良序运行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

不仅涉及人类个体、机构、集体，更涉及社会发

展与人类生存等长远性、全局性的问题，需要

全社会合作应对解决。[30]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

诸多社会发展问题，包括：第一，生成式人工智

能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性更强，大量重复性

甚至是一些创造性的脑力活动面临被机器替代

的可能；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架构及训练

成本更高，依赖巨量的投资、需要大规模的算力

芯片，这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少数国家的

游戏，从而加大国际发展的不平衡；第三，生成

式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量极大，从而引发了

人们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忧虑；第四，生成式人

工智能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底座技术，

围绕数据算法所形成的生产要素垄断化、社会

运转智能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虚拟—现实”

融合化，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形

态；第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改进、自演化能

力日渐突出，社会各界愈发关注“人工智能是否

会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等等。

（一）改变宏观就业结构

马克 思曾提 出，劳 动 资 料 一 作为机 器出

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31]历史上

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等每次技术变

革都引发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蒸汽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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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传统纺织、采矿、

运输等重体力劳动实现机械化替代，随着城市

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向工业中心集聚，又催

生了车间工人、机器操作员、火车司机等新的

职业群体。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也将推动宏观就业结构发

生深刻变化，具有类人化智能水平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将取代大量基础岗位，并对传统的生产

方式和工作内容产生颠覆性影响，引发劳动需

求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动。[32]刘益东指出，人

工智能造成“短期失业、长期增业”论不能成

立，通能革命势必引发大规模失业，即“通能塔

诅咒”。[33]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指出，ChatGPT、

Midjourney、Github Copilo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飞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和劳动市场产生巨大影

响。未来5年内，全球23%的就业岗位将发生巨

大变化。例如，信贷授权员、电话营销员、统计

助理、出纳员、记者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实现自动化，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全新的职业，

比如人工智能内容创建者、人工智能数据管理

者等岗位。[34]总体上看，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受技术影响的劳动力

类型，从体力任务向认知任务转变。国际劳工

组织研究发现，文职工作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影响最大，24%的岗位受到高度影响，58%的岗

位受到中度影响；而在管理类、专业类和技术类

等其他职业类别中，只有1%—4%的岗位受到高

度影响，不超过25%的岗位受到中度影响。针对

不同国家，高收入国家总就业岗位的5.5%可能

受到技术自动化的影响，而这个数字在低收入

国家只有约0.4%。[35]

（二）加深全球数字鸿沟

历史证明，新技术可以消除基于旧技术的

不平等，但也可能产生更新更大的不平等。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对硬件设施、数据

资源基础，以及劳动力数字素养有着较高的要

求，经济发展 水平特别是 数 字经济发展的差

异，可能加剧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鸿

沟。[36]特别是在生成式大模型研发方面，面对

高昂的开发成本和高水平的技术要求，部分发

展中国家难以自主研发本土模型，而是要依赖

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开源架构和云计算服务等来

发展本土技术，从而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主权人

工智能，进而加大全球数字鸿沟，导致国家间的

权利失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生成式人工

智能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中指出，生成式人

工智能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

这些创新大多只适用于国际大型科技企业和少

数经济体（主要是美国、中国、欧洲国家）。如

根据《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3

年世界上大部分的基础模型主要来自美国（109

个），其次是中国（20个）和英国（18个），且自

2019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基础模型的最大产出

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及维护，均需巨量

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如GPT-4在训练过程中使

用了价值近7800万美元的计算资源，而谷歌的

Gemini Ultra的计算成本则更是高达1.91亿美

元。[29]那些无法获取足量数据、难以购进大模

型发展所需的芯片和算力资源，以及无法承担

大模型训练所带来高昂成本的国家或地区，将

陷入“数据贫困”及“算法荒漠”的境地。[37]

（三）挑战可持续发展

生态共同体是可持 续发展伦理理念的体

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模式对

生态共同体的冲击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模型

训练的计算与环境成本和模型规模成正比，算

力支撑不仅意味着大量的电力和水资源消耗，

也带来碳排放量的增长，从而对全球可持续生

态产生影响。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披露

数据表明，OpenAI公司的GPT-3单次训练即需

要1287兆瓦时（相当于128.7万度）的电力。[29]

国际能源署《2024年电力》报告提到，谷歌搜

索一次平均耗电量为0.3瓦时，而ChatGPT请求

一次平均耗电量为2.9瓦时，如果将ChatGPT应

用到每天谷歌90亿次搜索中，则将需要近10太

瓦时（相当于100亿度）的额外电力。[38]随着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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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智能技术的资源消耗量将继续增长，

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是难以预计且不

可逆转的。有研究提出，假设人们对人工智能

技术的兴趣持续增长且芯片供应充足，那么到

2027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消耗的能源可以为

荷兰大小的国家提供一年的电力，相当于约850

亿-1340亿度电。[39]《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

告》提到，BLOOM模型的训练过程产生的碳排

放量是单人从纽约飞往旧金山单程航班碳排放

量的25倍，而GhatGPT-3的碳排放量是BLOOM

的20.1倍。[40]而随着大模型热度的不断升温，谷

歌、微软、百度、腾讯等众多科技公司陆续投入

ChatGPT类模型研究，也增加了同质化重复性

的模型训练。

（四）变革社会存在形态

未来，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与应用领域的

日益广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整个社会

发展的基础性底座技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

类社会的存在形态等将发生深刻变革。第一，

数字资源的寡头化控制。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垄断化趋势将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市场的垄断化，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发展，强调模型大型化、数据资源巨量化，以及

计算能力规模化等重投入方式，只有少数企业

或机构能够负担这样的成本，因此少数人工智

能企业将主导未来市场；二是功能的垄断化，即

随着功能的多模态化、通用化，少数生成式大

模型将侵吞、整合分散的模型应用（APP），各

类特定功能算法将会统一到生成式大模型的软

硬件生态之中；第二，社会资源的智能化聚合。

未来的生成式大模型将具有更强的社会资源吸

纳能力，工业生产、交通、科学研究、教育、医

疗、娱乐等领域可能都被聚合在大模型之中，生

成式大模型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效率提升的关

键引擎；第三，生活方式的“虚拟—现实”融合

化。未来的生成式大模型，融合6G、VR、机器

人、脑机接口等技术，形成与现实物理世界的

映射、甚至相互补充，人类生活方式的“虚拟—

现实”融合化将成常态。这一生活方式，将使得

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更加普遍化、多样

化和复杂化。关于智能机器的人文社科研究也

愈发受到社会关注。

（五）引发人类生存忧虑

人 工智能 对人的主体性带来了更大的挑

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所具有的涌现能力，

甚至是自改进能力，增加了人们关于其是否会

形成自我意识、难以控制其演化路径的忧虑，

即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人类的生存性风险。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机器取代、威胁人类生存的

相关论述，主要是哲学式的思辨，以及艺术的

幻想，与人工智能的现实技术发展关联不大。

然而就在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热潮之初，霍金便

提醒“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开发正在迅速推进，也

许所有人都应该暂停片刻，把研究重点从提升

人工智能的能力转移到最大化人工智能的社会

效益上面”，并强调“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须要

按照我们的意志工作”[41]；基辛格提出“启蒙运

动的终结”思考，认为“人工智能系统表现出了

一种此前被认为仅有人类才会具有的信息处理

能力”。[42]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持续

突破，则使得上述担忧和警告具备了更加丰富

的现实技术基础。随着智能系统复杂程度越来

越高，越来越具有“人性”，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预言的“奇点”（即人工智能超越

人类智能的转折点）是否已经临近，比人类聪

明的人工智能是否会人类“友好”，甚至异化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担心的统

治人类的“巨机器”，最终危害人类生存，此类

的担忧被不断放大。如2023年11月，OpenAI发

布了模型Q-Star，并被证明具备自主推理、自主

学习、自主纠错，甚至是自我进化等能力，人们

愈发担心人工智能是否已具备自主意识。2023

年3月，在ChatGPT发布不久，图灵奖得主约书

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等千余名人工智能

界的企业家和学者，联名发布题为《暂停大型

人工智能实验》的公开信，呼吁暂停训练GPT-4

的后续人工智能模型至少6个月，以避免人工智

能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造成不可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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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政策治理
及实践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风险和社

会争议，主要国家特别是人工智能强国都在加

紧开展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构：在治理架构上

增设专门机构，在治理手段上综合运用国家立

法、行业规范和政府监管等，同时坚持以技治

技、加快推进生成式大模型安全研发，在治理

合作上强调全球共建共治。

（一）设立专门机构，形成专业推进力量

当前多国政府已形成发展人工智能的组织

管理体系，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然

引起各国政府高度关注，需要专门的建制化力

量来“管控”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2023年10

月，拜登签署《关于安全、可靠、可信地开发和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政令》，以安全和负责

任地管理人工智能为目标，强调由不同机构在

职责范围内进行人工智能监管具体政策制定。

随后，联邦政府设立了多个专门负责生成式人

工智能相关事务的政府机构。白宫总统科技顾

问委员会成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帮助

评估关键机遇和风险，就如何确保公平、负责

任和安全地技术开发部署提供意见。国防部成

立“利马”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分

析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任务领

域、工作流程和应用案例。2024年4月“利马”

工作组计划启用“虚拟沙盒”中心，允许军事人

员在其中使用经审核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开

展实验，并向国防部提交了230个生成式人工智

能用例用于进一步探索验证。商务部建立国家

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以审查前沿人工智能模

型，制定验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标准，加强

模型安全测试和风险评估。此外，法国于2023

年9月成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委员会，专门围绕生

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系统研究，并为国家人工智

能战略更新完善提供咨询。欧盟于2024年5月成

立由科技专家、律师和经济学家等组成的人工

智能办公室，负责评估和测试通用人工智能。

（二）加快推进立法，提供法律保障

法律法规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了最

根本的制度性保障。ChatGPT、GPT-4等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加速了人工智能的立法进

程，部分国家和经济体以安全为优先导向，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施具有强制性、

约束性的立法监管。根据斯坦福《2023年人工

智能指数报告》统计，2023年有49个国家在立

法程序中提及人工智能，共计2175次，几乎是

2022年（1247次）的两倍。[40]2024年4月，美国

众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向众议院提

交了一份新提案《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权

披露法案》，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披露其

在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

使用情况，并具有追溯效力。2024年8月，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成为全球最具有

法律绑定效力的人工智能管制法律，采用分级

分类的风险判定和监管框架，规定生成式人工

智能必须遵守透明度义务和欧盟版权法，发布

训练数据的详细摘要，禁止智能系统操纵人类

行为等，大部分规则将于2026年8月2日开始生

效，但涉及ChatGPT等人工智能模型的规则，将

于2025年8月便开始适用。[43]加拿大于2023年

推出了《人工智能和数据法案》（草案），并宣

布将在该法案框架下优先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但同时需要认识到，目前人工智能法律规

则制定仍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为人工智能设

计、研发、制造和使用等行为设计一套完整的

法律规则，并应用到执法、司法等活动中，是一

项复杂的任务。目前多数法律仍以部分环节、具

体场景为重点，而且重点解决的是当下生成式

人工智能应用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三）制定标准规范，探索风险评估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快速进步，而人类

自身的认知能力在特定历史条件和阶段具有局

限性，对生成式产品的风险认知往往也具有滞

后性。对新技术进行及时全面有效的风险评估

和监测，以制度标准中的原则规范约束技术的

向善发展，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手段。[44]部分国



深圳社会科学 2025年第8卷·124·

家积极推动风险评估工作的标准化进程，以识

别规避风险，实施敏捷治理。2023年1月，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人工智能

风险管理框架》，为用户设计、使用和部署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标准依据。日本经济产

业省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制作中的应

用指南》，重点围绕游戏、动漫、广告等行业，

明确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注意的法律问

题和应对措施等。2024年6月，法国竞争管理局

发布《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运作》，

分析了OpenAI公开发布ChatGPT以来生成式人

工智能领域市场竞争的运作情况，提出在价值

链上游存在的潜在竞争风险，并提出维护公平

竞争、促进创新发展的建议。2023年4月，欧洲

成立算法透明度中心（ECAT），监督和调查大

型网络平台算法的合规性。2023年7月，美国联

邦贸易委员会正式发起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

机器人风险的审查，就OpenAI是否违反消费者

保护法开展调查。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初

步建立了可操作的评估方法体系，并推出名为

“Inspect”的人工智能安全测试平台，向全球人

工智能社区开放。2024年4月，美国和英国宣布

在人工智能安全和测试方面建立伙伴关系，两

国计划在可公开访问的模型上对前沿人工智能

模型开展联合测试，同时还将共同推进人工智

能风险和安全技术研究。

（四）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技术研发

从技术源头进行安全治理是防范技术风险

产生的有效手段。部分国家通过资金补贴、政

府采购等干预性财政工具，提高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可信性、准确性、安全性，推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安全研发和应用。2023年，英国政府

划拨1亿英镑投资成立基础模型工作组，联合产

学研领域专家，聚焦可信赖的基础模型研发攻

关，并通过公共服务采购，促进安全可靠的基

础模型的广泛应用。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

正在多个领域开展基础性人工智能安全的研究

工作，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解释性、对模型

行为的干预以及人工智能对齐的新方法等。美

国国防部计划在2024财年增加与人工智能相关

的网络安全投资，总额高达2457亿美元，其中

674亿美元用于网络IT和电子战能力。DARPA

自2019年以来持续投资语义取证（SemaFor）

项目，以开发能够自动检测、溯源和表征虚假

多媒体信息（如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的

技术，用于抵御大规模生成式虚假信息攻击。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先后启动了GenAI

计划、“人工智能风险和影响评估”（ARIA）项

目，前者专注于评估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包括文本和图像生成），后者主要聚焦大模

型相关风险与影响开展评估方法研究，旨在产

出指南、工具、方法论和指标等体系化评估方

法。美国能源部在2025财年预算中拨款4.55亿

美元，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研发和人工

智能系统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研究。2024年

7月，美国技术现代化基金向商务部拨款1000万

美元，支持其下属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研发面

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各类人工智能系统的标准

化评估流程。2024年3月，欧盟发布《在科研领

域负责任地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南》，分别

为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资助机构提供指

导，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在科研领域中发

挥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其潜在风险和滥用。

（五）开展治理合作，共建国际框架

让人工智能符合人类社会伦理价值，实现

全 球普惠发展，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协 作解

决的问题。主要国家、双边和多边国际组织等

都在积极倡导和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特别

是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

与安全问题时，这种治理合作显得更为紧迫。

2022年12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发

布《可信赖人工智能和风险管理评估与测量工

具联合路线图》，从术语规范、标准制定以及

风险监测三方面指导双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和

可信赖人工智能发展，并促进相关国际标准的

制定。2023年8月，金砖国家成立人工智能研究

小组，以共同抵御风险、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框

架和标准。202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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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研究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南》，敦

促成员国政府机构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采取数据隐私保护和用户年龄限制等举

措。2023年12月，G7数字和技术部长会议发表

联合声明，发布人工智能治理国际框架《广岛进

程—人工智能综合政策框架》，其中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提出相关安全要求。2024年

初，新加坡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生成式

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框架，积极寻求国际反馈。3

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由美国牵头提出的决

议案《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

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在

ChatGPT及其他可制作照片和视频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爆发性出现后，各国就人工智能监

管采取各不相同的路径之际出炉的，也是联合

国大会历史上首次为针对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确

立全球统一规范所通过的专项决议。

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上已走在

世界前列，同时也一直同步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与治理，早在2017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中便注重人工智能的技术与社会“双

重属性”，强调发展与规制并重。在治理理念

上，统筹发展与安全，主张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应“确保有益、确保安全、确保公平”。在治理

架构上，2019年成立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

专业委员会，并在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设立了

人工智能伦理分委员会。在治理手段上，坚持

倡导性原则、限制性规范和约束性法律同步同

向发力，2019年便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

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2023年出台

首份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项管理办法《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从价值规范、

行为规制和过程监管等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加强监管治理，发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

化指南》《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23

版）》，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安

全风险，推动研制风险评估和伦理治理的标准

清单；同时，中国人工智能法草案已列入国务院

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治理合作上，2023

年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

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

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六、思考与建议

2023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期，其蕴含的巨

大潜力已在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快速显现。然

而，这一发展路径并非没有困境，如前文所述，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一系列新增以及被放大、

被增强、被恶化的伦理风险和社会发展争议，

有的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国一域的治理范畴。同

时，在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属性动态发展演变

的过程中，能否前瞻性研判预警各类风险，风

险评估的技术手段能否跟上风险自身的变化，

各类规制手段的可执行性、有效性等如何综合

发力，以及全球治理中如何求同存异、平衡不

同国家在治理理念上固有的差异性等[45]，仍然

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难题。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从以下几方面

作出积极努力、付诸更多行动。第一，在发展理

念上，应坚持以人类为中心发展负责任的人工

智能。政府和公共部门应加快提升自身对人工

智能发展规律的理解认知和前瞻性预判，深度

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目的，前瞻性的提

出通过什么方式来有效控制人工智能，强化其

作为人类辅助性工具的根本属性，坚定“发展

与安全并重、创新与规制同行”的治理自信。第

二，在推动发展鼓励创新方面，制定发布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负面和正面清单。尤其是

对于负面清单事项，如生成虚假实验数据等，

应明确惩戒标准。同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开

发与应用验证提供安全可控的“试验”环境，开

展多维度风险监测评估，对进入负面清单边界

的研发应用及时终止。第三，在加强治理防范

风险方面，坚持法治原则，通过法律法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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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理。政府与企业、学术界等主要主体要协

同共治，特别是鼓励头部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

任，加快探索风险评估方法和防控措施，共同

探讨如何设立合理有限的责任豁免规则等。同

时，倡导参照国际《化学武器公约》《特定常规

武器公约》等形成共识性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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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troversies and Govern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O Fang，WANG Yanyu & WANG Yiying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has 
the ethical risk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lso brings new social problems and risks,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system.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ore than 60 years, analyzes various eth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isputes caused by the current 
stage, and sorts out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he main  governance entitie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uch as creativity, technical generalization, reality 
reconstruction, and human-likeness—lead to more concealed ethical issues, including privacy breaches, 
social distrust, academic fraud,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They pose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challenges to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term, these challenges affect employment structures,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long term, they may lead to shifts i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ven the potential “loss of control” 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which could threaten human survival. 
Major countries and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diverse practices such as mechanism construction,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standard 
setting, and governance cooperation, which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our country’s ability 
to balance development and safety, as well as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AI models; ethical risk; social controversy;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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